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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高
中
便
知
道
孟
烈
的
名
字
。
他
是
同
班
女
同

學
孟
雪
梅
的
父
親
，
黑
龍
江
有
名
的
劇
作
家
，

電
影
︽
俠
女
十
三
妹
︾
、
電
視
劇
︽
雪
城
︾
等

便
出
自
他
筆
下
。
孟
先
生
年
輕
時
是
畫
家
，
壯

年
為
作
家
，
晚
年
獨
鍾
情
於
哈
爾
濱
城
市
歷
史

的
整
理
研
究
，
每
個
階
段
都
做
出
成
績
。
近
日
拜
讀

先
生
的
文
集
︽
畫
外
吟
︾
，
讓
我
有
種﹁
發
現
新
大

陸﹂
的
感
覺
。

哈
爾
濱
是
座﹁
鐵
路
之
城﹂
。
十
九
世
紀
末
，
為

在
遠
東
擴
張
和﹁
以
俄
制
日﹂
，
沙
俄
與
清
朝
簽
署

修
建
中
東
鐵
路
的
︽
中
俄
密
約
︾
。
哈
爾
濱
自
此
開

埠
，
從
一
個﹁
曬
魚
網
的
地
方﹂
變
成
遠
東
大
都

會
。
那
時
，
俄
日
美
英
等
大
國
逐
鹿
遠
東
，
哈
爾
濱

成
為
冒
險
家
的
樂
園
，
被
譽
為﹁
間
諜
之
都﹂
。
我

們﹁
文
革﹂
讀
小
學
這
一
代
人
，
︽
毛
主
席
語
錄
︾

能
倒
背
如
流
，
但
對
自
己
民
族
的
歷
史
和
家
鄉
史
卻

是﹁
文
盲﹂
。

讀
孟
烈
的
文
章
，
尤
其
了
解
到
更
多
的
哈
爾
濱

地
方
史
，
了
解
到
哈
爾
濱
還
出
了
個
鼎
鼎
大
名
的

間
諜
萬
斯
白
︵A

M
LT
O
V
ESPA

，
一
譯
范
斯

白
︶
。
他
上
世
紀
二
三
十
年
代
曾
活
躍
在
馬
迭
爾

賓
館
、
頤
園
街
三
號
、
前
中
東
鐵
路
總
部
的﹁
大

石
頭
房
子﹂
、
中
央
大
街
現
婦
兒
商
店
︵
原
俄
羅

斯
法
西
斯
黨
總
部
︶
，
這
些
地
方
都
是
我
小
時
候

玩
耍
的
地
方
，
看
到
這
些
地
名
十
分
親
切
，
萬
斯

白
更
充
滿
神
秘
感
了
。
孟
雪
梅
告
訴
我
，
他
父
親

曾
根
據
萬
的
原
型
創
作
過
長
篇
小
說
︽
哈
爾
濱
間

諜
密
聞
︾
，
並
改
編
成
劇
本
，
交
給
製
作
方
，
但

不
知
何
故
沒
有
下
文
。

萬
斯
白
是
中
國
籍
意
大
利
人
，
曾
服
務
於
一
戰
期

間
協
約
國
、
東
北
王
張
作
霖
、
日
本
關
東
軍
、
東
北

義
勇
軍
、
反
對
蘇
俄
政
權
的
白
俄
團
體
等
，
是
地
道

的
多
面
間
諜
。
他
的
人
生
充
滿
傳
奇
，
參
加
過
墨
西

哥
戰
爭
，
給
張
大
帥
直
接
做﹁
洋
密
探﹂
，
親
自
見

證
了
日
本
關
東
軍
刺
殺
張
作
霖
內
幕
，
既
當
日
本
人

與
東
北
義
勇
軍
交
換
戰
俘
的﹁
中
間
人﹂
，
又
將
大

量
情
報
交
給
義
勇
軍
，
不
一
而
足
。
最
傳
奇
的
是
，

他
的
活
動
被
日
本
人
發
現
後
竟
奇
蹟
般
逃
出
哈
爾

濱
，
輾
轉
到
上
海
法
租
界
，
用
當
過
記
者
的
本
事
與

日
本
人
展
開
輿
論
戰
和
心
理
戰
，
成
功
營
救
出
被
日

本
人
控
制
的
夫
人
和
孩
子
。

讓
萬
氏
揚
名
世
界
的
是
，
他
用
親
身
經
歷
寫
的
回

憶
錄
︽
日
本
在
華
間
諜
活
動
：1932

-
1936

︾
，
揭

露
了
日
本
人
在
東
北
無
惡
不
作
的
歷
史
及
許
多
重
大

歷
史
事
件
內
幕
。
看
過
這
本
書
，
你
也
許
會
問
：
萬

斯
白
是
魔
鬼
？
還
是
天
使
？
我
猜
想
，
正
是
萬
氏
性

格
中
的
複
雜
性
和
矛
盾
性
，
強
烈
吸
引
孟
烈
進
行
小

說
和
劇
本
創
作
，
多
年
來
與
好
友
李
笑
述
一
道
，
醉

心
於
哈
爾
濱
城
市
史
的
探
究
。

萬
斯
白
回
憶
錄
的
影
響
很
大
，
曾
翻
譯
成
多
國
文

字
出
版
。
但
很
遺
憾
，
去
年
紀
念
二
戰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鮮
有
人
提
及
他
的
名
字
，
肯
定
他
揭
露
日
本
侵
略

東
北
罪
行
的
義
舉
；
還
有
，
就
是
孟
烈
先
生
的
劇
本

至
今
沒
有
開
機
。
這
應
該
是
一
部
好
看
的
大
戲
。

萬斯白其人其事

一
位
頗
有
政
聲
的
縣
官
自
平
調
至
科
研
單
位
任
職
之

後
，
常
有
壯
志
難
酬
之
感
。
一
天
，
他
想
看
看
此
生
是
否

還
有
重
返
政
壇
的
機
會
，
根
據
他
占
得
的
︽
晉
︾
卦
變

︽
旅
︾
卦
，
我
說
：﹁
很
快
就
有
榮
升
之
喜
！﹂
他
搖
搖

頭
，
又
問
：﹁
有
沒
有
貴
人
？﹂
我
說
：﹁
有
無
數
的
貴

人
！﹂
他
頓
時
精
神
煥
發
，
繼
而
又
心
事
重
重
地
嘆
口
氣
：

﹁
隨
便
玩
玩
。
我
是
個
徹
底
的
唯
物
主
義
者
。﹂
臨
近
換
屆
前

夕
，
他
忽
然
打
來
電
話
，
很
悲
哀
地
告
訴
我
：﹁
這
次
換
屆
的

候
選
人
名
單
中
，
沒
有
我
的
名
字
。﹂
我
一
時
無
言
以
對
。
市

人
大
換
屆
會
議
一
結
束
，
一
個
爆
炸
性
新
聞
就
四
處
傳
播
開

來
：
經
與
會
代
表
民
主
推
薦
，
他
已
高
票
當
選
某
市
副
市
長
。

我
這
才
深
刻
領
悟
到
︽
晉
︾
卦
爻
辭
中﹁
眾
允﹂
的
力
量
。

晉
卦
專
門
論
述
下
屬
人
員
的
晉
升
之
道
，
卦
辭
說
：﹁
晉
，

康
侯
用
錫
馬
蕃
庶
，
晝
日
三
接
。﹂
一
路
青
雲
的
仕
途
佳
話
並

不
完
全
依
靠
命
運
的
惠
顧
，
其
間
還
潛
在
着
一
些
必
要
的
條
件

和
規
律
。
人
人
都
不
乏
充
當
下
屬
的
經
歷
，
所
有
的
下
屬
只
有

通
過
上
司
才
能
提
拔
自
己
。
能
夠
遇
到
一
位
公
正
而
英
明
的
上

司
，
是
一
切
敬
業
的
下
屬
難
得
的
機
遇
和
幸
運
；
否
則
，
無
論
工
作
何
等

賣
力
都
只
會
徒
勞
無
功
，
只
有
工
作
之
外
的
獻
媚
和
賄
賂
才
會
所
向
披

靡
。
在
共
同
擁
有
英
明
、
公
平
的
上
司
的
前
提
下
，
只
有
忠
誠
而
勤
勉
的

人
升
遷
最
快
，
而
那
些
居
功
自
傲
的
人
常
常
成
為
提
拔
關
頭
最
先
繞
開
的

對
象
。
晉
升
之
道
不
僅
是
指
業
績
和
職
位
的
升
進
，
還
要
在
內
心
升
起
一

輪
道
德
和
信
念
的
太
陽
，
讓
它
照
徹
自
己
的
靈
魂
，
進
而
照
亮
自
己
的
萬

里
鵬
程
。

初
六
、
晉
如
摧
如
，
貞
吉
。
罔
孚
，
裕
無
咎
。
剛
剛
踏
上
工
作
崗
位
的

人
嚮
往
晉
升
，
他
其
實
已
經
卑
微
得
就
像
穿
上
了
隱
身
衣
一
樣
，
所
有
的

才
華
和
見
解
幾
乎
都
被
人
視
若
無
睹
，
升
遷
的
機
會
一
再
受
挫
。
排
在
等

待
晉
升
的
長
長
的
隊
伍
中
的
最
後
一
名
，
卻
成
天
輾
轉
反
側
地
揣
摩
着
升

遷
問
題
，
無
疑
是
一
種
於
事
無
補
的
殘
酷
的
自
虐
。
晉
升
的
目
的
是
為
更

好
地
工
作
，
工
作
是
創
建
美
好
生
活
和
事
業
的
根
本
路
徑
，
而
不
是
單
純

為
了
提
高
職
級
。

六
二
、
晉
如
愁
如
，
貞
吉
。
受
茲
介
福
，
於
其
王
母
。
朝
中
無
人
的
仕

途
原
本
前
景
堪
憂
。
但
他
認
定
任
何
時
代
都
需
要
實
幹
和
能
幹
的
人
們
，

雖
然
自
己
不
能
在
職
級
上
提
高
自
己
，
卻
能
在
進
德
修
業
方
面
獨
自
勇
猛

精
進
，
終
於
使
他
所
經
辦
的
每
一
件
事
無
一
不
光
華
發
亮
。
沒
想
到
他
的

行
為
正
好
被
到
處
搜
逸
訪
賢
的
領
袖
人
物
一
眼
看
中
，
竟
然
把
他
推
舉
為

光
芒
四
射
的
時
代
典
型
。

六
三
、
眾
允
，
悔
亡
。
肩
負
着
主
政
一
方
的
重
任
，
他
常
常
慚
愧
手
中

的
權
力
超
過
自
己
的
能
力
；
在
執
行
上
級
的
命
令
方
面
不
敢
越
出
雷
池
一

步
，
對
轄
區
民
眾
的
利
益
也
不
敢
有
絲
毫
怠
慢
。
雖
然
本
人
在
仕
途
上
沒

有
任
何
野
心
，
但
強
烈
的
民
意
和
英
明
的
上
司
卻
一
致
期
望
他
擁
有
更
大

的
權
力
。

九
四
、
晉
如
鼫
鼠
，
貞
厲
。
他
的
職
位
原
本
是
溝
通
國
君
和
民
眾
的
橋

樑
，
結
果
卻
一
手
遮
天
地
斬
斷
了
國
君
和
民
眾
的
聯
繫
，
甚
至
表
現
得
比

國
君
還
要
擁
有
更
大
的
實
權
。
總
是
利
用
制
訂
和
執
行
政
策
之
機
充
分
詐

取
個
人
的
好
處
，
彷
彿
一
切
善
政
的
運
行
都
是
為
了
專
門
餵
養
他
這
隻
慾

壑
難
填
的
碩
鼠
。
如
果
不
盡
早
收
心
止
手
，
他
的
狂
歡
正
在
與
他
的
罪
行

一
起
與
日
俱
增
。

六
五
、
悔
亡
，
失
得
勿
恤
。
往
吉
，
無
不
利
。
最
高
首
領
不
要
擔
心
把

手
中
巨
大
的
權
力
全
部
交
給
部
下
，
不
要
擔
心
部
下
會
功
高
震
主
，
更
不

要
沉
迷
於
部
下
敬
獻
來
的
珍
玩
和
頌
歌
，
而
要
以
旺
盛
的
精
力
和
最
高
權

威
來
公
正
地
評
價
部
下
的
業
績
，
只
要
牢
牢
掌
控
正
確
的
用
人
方
向
，
時

代
就
會
朝
着
預
期
的
目
標
萬
馬
奔
騰
。

上
九
、
晉
其
角
，
維
用
伐
邑
，
厲
吉
無
咎
，
貞
吝
。
對
於
那
些
官
癮
強

烈
得
頭
上
生
角
的
人
，
最
好
的
出
路
就
是
派
他
到
戰
場
上
去
衝
擊
敵
人
，

雖
然
充
滿
危
險
，
但
至
少
還
可
以
為
國
立
功
。
否
則
，
如
果
聽
任
這
一
雙

壯
心
不
已
的
頭
角
瘋
長
下
去
，
不
僅
把
他
本
人
壓
迫
得
夜
不
能
寐
，
也
必

將
給
同
僚
們
平
靜
的
生
活
帶
來
驚
濤
駭
浪
。

晉卦

朋
友
聚
會
，
話
題
離
不
開
健
康
飲

食
。
其
中
談
論
最
多
的
，
是﹁
膝
頭

哥﹂
酸
痛
。
大
家
同
屬
年
過
半
百
的
中

年
人
，
身
體
難
免
出
現
毛
病
。

約
七
八
年
前
，
我
行
經
赤
柱
街
市
，

突
然
雙
膝
發
軟
，
跪
地
不
起
。
路
人
扶
起

我
，
向
附
近
店
舖
借
來
枴
杖
，
幫
我
起
立
，

可
惜
沒
用
。
實
在
太
痛
了
，
真
的
站
不
起

來
，
當
時
那
種
無
助
和
無
奈
，
至
今
難
忘
。

後
來
被
迫
召
喚
救
護
車
，
送
去
鄧
肇
堅
醫

院
照
X
光
。
檢
驗
報
告
是
膝
骨
軟
化
，
骨
與

骨
之
的
滑
潤
劑
減
少
，
摩
擦
生
痛
。
護
士

說
，
人
老
了
，
身
體
衰
退
屬
無
可
避
免
。

﹁
今
後
你
要
好
好
保
護
膝
蓋
，
不
要
勞
損

它
。
有
得
瞓
就
瞓
，
有
得
坐
就
坐
，
盡
量
不

要
企
。﹂
院
方
安
排
我
去
接
受
物
理
治
理
。

排
期
逾
半
年
，
終
於
見
到
物
理
治
療
師
。
他
對
我

說
，
需
要
接
受
治
療
的
人
很
多
，
但
名
額
有
限
。﹁
你

不
如
將
名
額
留
給
年
輕
人
吧
，
他
們
踢
波
踢
傷
腳
，
影

響
上
課
，
情
況
更
緊
急
。
你
膝
痛
屬
於
年
老
自
然
現

象
，
急
不
來
，
甚
至
無
得
醫
。﹂
我
再
次
無
助
又
無

奈
，
答
應
讓
出
名
額
，
然
後
拿
着
他
派
給
我
的
宣
傳
單

張
，
回
家
按
圖
做
體
操
，
以
舒
緩
痛
楚
。
至
於
動
作
是

否
正
確
，
他
沒
教
導
，
也
沒
人
跟
進
。

將
名
額
讓
給
年
輕
人
，
似
乎
理
所
當
然
。
人
老
了
，

只
能
乖
乖
地
等
死
？

我
沒
有
聽
從
他
們
的
所
謂
醫
學
建
議﹁
有
得
坐
就

坐﹂
。
過
去
三
年
我
不
停
地
在
梯
級
做
吊
腳
動
作
，
躺

在
床
上
做
踏
單
車
和
踢
腳
運
動
，
冬
天
用
護
膝
保
暖
。

從
此
消
除
膝
痛
，
求
人
不
如
求
己
。

朋
友
嘲
諷
我
的
膝
痛
是
咎
由
自
取
；﹁
有
咁
耐
風
流

有
咁
耐
折
墮﹂
。
因
年
輕
時
好
動
，
喜
歡
跳
舞
行
山
，

跳
舞
可
以
通
宵
達
旦
，
行
山
專
挑
斜
坡
行
，
如
：
由
灣

仔
狹
道
行
上
寶
雲
道
。
跳
得
多
，
行
得
多
，
膝
蓋
自
然

損
耗
大
。
曾
經
行
山
扭
傷
腳
踝
，
找
跌
打
中
醫
貼
膏
藥

搞
掂
。
當
年
沒
有
物
理
治
理
，
否
則
，
可
能
有
人
將
名

額
讓
給
我
。

膝痛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寒
氣
逼
人
，
應
了
大
寒
節
氣
，
美
國
及
神
州
大
地
包
括
港

澳
台
都
受
到
冷
空
氣
侵
襲
。
大
寒
過
後
就
是
立
春
，
立
春
在

乙
未
年
表
示
早
來
的
春
天
到
，
送
別
了
吉
羊
，
迎
來
了
靈
猴

獻
瑞
，
春
到
人
間
。

中
央
駐
港
聯
絡
辦
公
室
主
任
張
曉
明
舉
行
新
春
酒
會
，
向

全
體
香
港
市
民
致
以
新
春
的
祝
福
。
張
主
任
在
酒
會
致
詞
，
勉
勵

港
人﹁
登
高
望
遠
，
共
謀
發
展﹂
，
把
握
未
來
發
展
大
勢
。
愈
是

風
雲
變
幻
的
時
候
，
愈
是
需
要
我
們
有
登
高
望
遠
的
智
慧
，
和
從

容
不
迫
的
定
力
。

中
聯
辦
九
龍
工
作
部
、
港
島
工
作
部
、
新
界
工
作
部
分
別
舉
行

酒
會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同
樣
舉
辦
新
春
酒
會
，
喜
氣
洋
洋
。
梁
振

英
特
首
特
別
邀
請
香
港
同
胞
慶
祝
國
慶
執
委
會
成
員
共
進
午
餐
，

禮
儀
周
周
。
國
務
院
僑
辦
和
香
港
僑
聯
合
辦﹁
文
化
中
國
．
四
海

同
春﹂
，
今
年
最
威
水
，
一
連
兩
晚
假
紅
磡
體
育
館
上
演
。
香
港

僑
界
社
團
聯
會
會
長
余
國
春
隆
重
推
介﹁
欣
賞
香
港
．
繁
榮
共

享﹂
的
新
春
晚
會
。
余
國
春
是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
裕
華
國
貨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每
年
新
春
皆
特
別
訂
購
陶
瓷
精
品
贈
送
親
友
。
今

年
感
謝
余
老
闆
贈
送
廣
東
省
陶
瓷
藝
術
大
師
周
永
鏘
先
生
親
手
所

製
的
丙
申
猴
年
生
肖
陶
瓷
精
品
︽
和
諧
︾
，
栩
栩
如
生
的
猴
媽
媽

手
抱
小
猴
，
蟠
桃
襯
托
，
精
彩
絕
倫
。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會
長
楊

釗
及
一
眾
首
長
在
新
春
酒
會
齊
向
大
家
拜
年
。
一
如
既
往
，
年
初

一
有
花
車
巡
遊
匯
演
，
年
初
二
煙
花
賀
歲
。
今
年
煙
花
匯
演
有
猴

子
笑
臉
在
天
，
活
像
孫
悟
空
再
世
。

歲
晚
新
春
聯
歡
酒
會
頻
頻
，
最
感
動
人
的
是
賀
歲
不
忘
敬
老
。
女
師
盧
麗
娟
帶

領
六
百
青
年
義
工
在
嚴
寒
訪
問
了
六
百
位
獨
居
老
人
，
送
上
福
袋
，
長
者
暖
在
心

頭
。
在
嚴
寒
天
氣
下
，
感
謝
多
位
親
友
送
來
電
氈
、
寒
衣
以
及
年
貨
親
來
拜
訪
我

這
位
獨
居
老
人
，
窩
心
得
很
。
敬
老
揚
孝
，
是
國
人
的
美
德
。
新
年
到
，
回
家
看

爸
爸
和
媽
媽
是
最
好
的
節
目
。
內
地
現
時
已
到
春
運
最
高
潮
，
據
說
預
計
四
十
天

內
將
有
二
十
九
億
人
次
大
遷
移
，
高
鐵
成
為
春
運
主
力
。
回
家
是
中
國
人
一
種
永

恆
的
情
結
和
美
德
，
享
受
天
倫
，
為
新
一
年
增
加
新
的
動
力
。

為
了
環
保
，
我
今
年
沒
有
印
賀
卡
。
藉
此
思
旋
天
地
，
謹
向
讀
者
親
友
送

上
新
春
祝
福
。
小
朱
闔
家
返
穗
，
回
家
探
親
。
他
來
電
報
喜
，
在
廣
州
泮
溪

酒
家
辦
了
不
少
精
美
年
貨
。
泮
溪
酒
家
是
香
港
四
洲
集
團
戴
德
豐
先
生
開
辦

的
。
廣
東
年
糕
、
紫
淮
山
糕
、
臘
味
蓮
藕
糕
、
金
絲
棗
年
糕
、
九
江
煎
堆
、

蓮
蓉
軟
角
、
椰
香
酥
角
等
等
在
香
港
買
不
到
的
年
貨
精
品
，
年
初
四
回
港
開

年
時
為
我
送
上
，
熱
切
期
待
！

靈猴獻瑞 春到人間 思旋
天地
思 旋

對
於
小
朋
友
來
說
，
農
曆
新
年
應
是
每
年
最
開
心
的
節

日
，
除
了
有
多
天
的
假
期
之
外
，
還
可
以
收
到
意
想
不
到

的
利
是
當
作
零
用
錢
，
但
因
為
細
個
的
時
候
，
父
母
養
大

我
們
四
姊
弟
已
經
用
上
很
多
金
錢
，
而
且
過
年
時
又
需
要

用
大
量
的
金
錢
，
所
以
我
們
四
姊
弟
的
利
是
錢
父
母
也
沒

有
直
接
給
我
們
，
只
是
偶
爾
搵
些
藉
口
才
可
以
袋
袋
平
安
。

當
然
，
我
相
信
今
天
的
小
朋
友
，
已
經
不
再
像
從
前
我
們

過
年
的
時
候
得
到
這
種
待
遇
，
因
為
很
多
家
庭
也
只
有
一
個

小
孩
，
所
以
在
經
濟
能
力
上
也
比
較
鬆
動
，
而
且
萬
千
寵
愛

在
一
身
，
他
們
想
要
什
麼
也
很
容
易
得
到
。
話
雖
如
此
，
我

相
信
我
跟
兩
位
家
姐
及
弟
弟
也
沒
有
埋
怨
過
，
因
為
都
知
道

父
母
養
育
我
們
很
辛
苦
，
反
而
會
盡
情
享
受
過
農
曆
新
年
時

候
，
一
家
人
可
以
一
起
打
麻
雀
、
玩
撲
克
及
其
他
其
實
不
適

合
小
朋
友
的
賭
博
，
但
這
種
娛
樂
就
只
有
農
曆
新
年
才
可
以

做
到
，
所
以
我
們
也
會
很
開
心
。

每
逢
農
曆
新
年
，
父
親
總
會
買
一
棵
很
大
的
桃
花
為
家
中

加
添
節
日
氣
氛
。
還
記
得
有
一
年
，
在
過
年
前
，
家
中
發
生

了
一
件
意
外
事
件
。
在
年
三
十
的
下
午
，
各
人
也
準
備
好
過

年
的
時
候
，
弟
弟
跟
父
親
出
外
選
購
桃
花
，
當
他
們
抱
着
一

棵
非
常
燦
爛
的
桃
花
回
家
，
而
且
插
入
一
個
已
經
用
咗
很
多

年
的
花
瓶
內
後
，
家
中
頓
然
充
滿
着
農
曆
新
年
的
氣
氛
，
而

我
亦
細
心
的
欣
賞
這
棵
桃
花
，
但
我
竟
然
只
是
不
斷
望
着
桃

花
而
腳
步
不
斷
的
後
退
。
當
欣
賞
得
投
入
的
時
候
，
我
的
腳

不
小
心
碰
到
放
在
家
中
沙
發
前
的
茶
几
，
結
果
失
去
平
衡
，

整
個
人
無
情
的
力
量
坐
上
了
用
玻
璃
面
製
成
的
茶
几
，
結
果
厚
厚
的
玻

璃
給
我
坐
斷
，
而
我
的
手
也
出
於
自
然
的
反
應
用
力
地
扶
着
地
被
破
爛

的
玻
璃

傷
。
結
果
物
件
碎
了
，
我
的
手
也
受
傷
流
血
，
但
當
時
自
己

沒
有
擔
心
受
傷
，
反
而
第
一
個
反
應
到
今
天
我
還
是
歷
歷
在
目
，
就
是

害
怕
家
人
責
罵
，
因
為
覺
得
不
小
心
弄
破
茶
几
，
除
了
需
要
用
些
金
錢

買
新
的
回
來
之
外
，
在
這
個
接
近
農
曆
新
年
的
時
候
，
很
多
商
店
已
經

收
爐
準
備
過
年
，
可
能
已
經
買
不
到
。
當
時
重
重
的
擔
心
，
真
的
不
知

怎
算
好
？
但
好
在
我
的
爸
爸
媽
媽
沒
有
因
此
怪
責
我
，
反
而
擔
心
我
的

手
受
了
傷
會
怎
樣
，
非
常
好
彩
，
我
的
手
只
是
受
了
一
點
傷
沒
有
大

礙
，
很
快
便
沒
事
，
而
我
的
父
親
跟
弟
弟
也
及
時
選
購
了
新
的
玻
璃
放

在
茶
几
上
，
這
個
難
忘
的
農
曆
新
年
事
件
，
到
今
天
仍
然
覺
得
很
不
好

意
思
。 農曆新年前的難忘事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如今城鄉最普遍最流行的文化娛樂活動莫過於廣
場舞了，無論大小城市，抑或集鎮鄉村，從早到
晚，都能看到廣場舞的影子。就拿我所在的小城來
講，大大小小的社區廣場、街邊廣場、文化廣場有
上百個，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有不少人在跳舞，跳
舞的人群老、中、青、少都有，以五六十歲的大媽
居多。通常是一人領舞，其他人跟着跳，什麼快三
步、慢四步、蹦的、桑巴、新疆舞、健美操等100
多個舞種都會跳。遇到節慶，還增加扇子舞、秧歌
舞等，其樂融融，令人受到感染。
中國的舞蹈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狩獵生

活年代，那時每當人們有了狩獵成果，就通過圍着
火堆蹦跳來慶祝，人的手腳總是要活動的，手用以
拍打，腳用以踩踏，在某種動作連續重複過程中，
就產生有規律的節奏，再伴以呼喊或打擊石塊和木
棍，最原始的舞蹈就出現了。在內蒙古陰山地區新
石器時代的岩畫上，就刻畫着狩獵舞的形象。人扮
成飛鳥、山羊、狐狸等動物。有的頭飾鹿角、羽
毛，有的帶尾飾。由於原始社會的人們對大自然現
象的理解不足，產生了畏懼感，逐漸形成了原始的
宗教信仰──圖騰崇拜，把動物、植物或自然物作
為圖騰，認為圖騰能為人賜福或降災。進入奴隸社
會後，圖騰崇拜開始和巫術迷信相結合，因而就產
生了巫舞。從舞蹈發展的角度上看，巫舞比原始的
圖騰舞蹈前進了一大步，它從比較粗糙的集體舞蹈
轉向專業的、個人的舞蹈表演，而且還表現出神話
中的人物和故事。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巫舞十分

盛行，規模宏大，形式和內容都相當豐富。到了封
建社會，巫舞又發展成樂舞。樂舞局限於宮廷舞
蹈，分為祭祖性質的樂舞和宴飲助興的樂舞。大唐
盛世，樂舞空前繁榮，現存的唐代詠舞詩便是最好
的例證。如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並序》
中的「劍器舞」，岑參的《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
鋌歌》中的「北鋌舞」，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
和元微之》中的「霓裳羽衣舞」，等等。從這些詠
舞詩中可以看出，舞蹈已從先秦時代祭祀的實際功
能發展到以娛悅為目的審美功能。唐代樂舞之所以
那麼鼎盛，與皇室的大力提倡以至親身實踐有關。
唐玄親和南唐李後主等皇帝都親自參加編制樂舞，
唐玄宗貴妃楊玉環本身就是一位舞蹈家。白居易在
《長恨歌》中所說的「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
裳羽衣舞」就是她創造出來的，她本人就有歌詠舞
蹈詩《贈張雲容舞》流傳於世。宋元明清時代樂舞
仍然在宮廷盛行。
而民間廣場舞的真正興起應該是在上世紀九十

年代中期，那時一些大中城市的中老年人，空閒
之餘來到公園或廣場按照約定的動作隨着伴奏音
樂跳起健身舞。後來因為受到社會和廣大媒體的
關注，這種舞蹈迅速發展，許多關於廣場舞的視
頻在網絡上迅速走紅，以至風靡全國各地，舞蹈
的種類也愈來愈豐富多彩。
誠然，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健康長壽

成了共同的期盼，廣場舞恰恰為這種期盼提供了最
便捷、最經濟、最合適的平台。來去自由、氛圍輕

鬆、簡易好學、不花錢鈔的廣場舞不僅能夠愉悅心
情，更能夠強健身體，放鬆心情，放慢生活節奏。
現代社會，由於居所從平房轉向高樓，人們之
間交流溝通少了，尤其離開單位的大媽大叔們，
心裡特別悶得慌，他們更是渴望交流。廣場舞不
僅僅是一種體育舞蹈，更是一種群眾集會形式，
舞前舞後的時間會讓人際產生廣泛的交流，正是
這種交流使各種信息得到有效傳播，大到國家大
事，小到家庭瑣細，一些社會新聞、養身竅門、
民間偏方、食療藥膳……都為人們津津樂道。廣
場舞為舞者實現了交流的願望，排遣了寂寞，釋
放了煩悶，還多交了益友，增長了知識，愉悅了
心情。閒聊中大家彼此提醒、勸喻、激勵、慰
藉，達到了調整情緒、平衡心態、益壽延年的效
果。這是它繁榮的另一個因素。
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頒佈，各地加大對體育基

礎設施的投入，興建許多活動廣場，舉辦許多廣
場舞比賽，也促進了廣場舞的發展。
總而言之，廣場舞能為廣大百姓喜愛，能方興
未艾，關鍵在於它源於社會生活，根植於人民群
眾之中，最大限度地為廣大老百姓量體裁衣，滿
足了大眾的精神文化需求。適合的才是最好的，
這就是對它繁榮的最好詮釋。
隨着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廣場舞作

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愈來愈受到人們的喜愛和
關注，並漸漸走出國門衝向世界，成為中國社會
文化的一朵奇葩。媒體不時有中國大媽把廣場舞
跳到紐約、巴黎、莫斯科等國際城市的報道。我
亦為這種廣大群眾參與廣場舞的熱情而感到由衷
的欣喜。然而欣喜之餘又有一些憂慮，一是除少
數比較專業的廣場舞外，大多數廣場舞的整體水
平不高，甚至有出錯的地方。比如常見到跳亂了

舞步，跟不上音樂節奏等。也許有人會說：「群
眾文化嘛，要求那麼嚴幹啥？」但我始終認為，
群眾文化不僅僅需要普及，而且也需要提高，不
然不僅缺乏美感，也難以達到愉悅身心的目的，
同時也不利於群眾文化的蓬勃開展。為此就需要
各級文化館站的老師們利用現有培訓班對群眾文
化骨幹分子加以系統輔導，培養一批扎根基層、
綜合素質較高的廣場舞工作隊伍，推出一批具有
文化內涵、審美品位和健身功能，易於群眾接受
的廣場舞作品，需要各項群眾參與性強的文化賽
事的刺激，以賽代訓、以賽代練，在比賽中得到
提高與升華，以此促進群眾文化普及和提高，實
現城鄉基層廣場舞活動健康、文明、有序開展。
二是靠近居民小區的廣場舞存在噪音擾民問題，
嘈雜的音樂讓人沒法好好休息。由此也引發了一
些衝突。因此，合理佈局建設群眾活動設施，加
強對廣場舞的管理和服務，提升廣大群眾在廣場
舞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能力，應
成為有關部門和基層社區的職責。只有這樣，廣
場舞才能舞出和諧，舞出文明，舞出一個歡樂祥
和的中華大世界。

方興未艾的廣場舞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朋
友
中
有
不
少
都
曾
力
抗
智
能
手
機
，
部

分
雖
已
頂
不
住
壓
力﹁
淪
陷﹂
，
但
仍
有
在

﹁
負
隅
頑
抗﹂
的
。
我
說
說
他
們
的
故
事
，

大
家
看
看
身
邊
有
沒
有
類
似
的
人
。

A
是
大
學
講
師
，
對
科
技
一
點
不
抗
拒
，

她
是
我
們
朋
友
中
對
電
腦
較
有
認
識
的
，
但
也
是

是
我
們
圈
子
最
遲
轉
用
智
能
手
機
的
。
當
時
她
的

理
由
，
是
想
觀
察
清
楚
哪
個
牌
子
好
才
買
，
而
且

其
時
未
流
行W

hatsA
pp

，
大
家
約
會
還
用
電
郵
。

到W
hatsA

pp

一
興
起
，
實
在
太
方
便
，
她
又
剛
好

生
日
，
有
人
送
她
智
能
手
機
作
禮
物
，
便
順
應
潮

流
轉
了
。
果
然
她
一
用
就
上
手
，
玩
面
書
和
微
信

比
我
們
更
勤
力
更
熱
衷
，
真
是
後
來
居
上
。

B
是
政
府
的
工
程
師
，
也
是
最
近
才
轉
用
智
能
手

機
。
她
絕
不
是
那
種
怕
給
老
闆
找
到
的
懶
惰
公
務

員
，
相
反
是
極
有
責
任
心
、
晚
晚
做
到
七
八
點
的
良

心
僱
員
。
她
抗
拒
智
能
手
機
是
基
於
個
人
原
則
：
私

人
的
時
間
，
為
什
麼
要
隨
時
給
人
找
到
呢
？
為
什
麼

要
無
時
無
刻
知
道
別
人
在
想
什
麼
和
不
停
告
訴
別
人

自
己
在
想
什
麼
呢
？
她
承
認
最
後
也
是
因
為
朋
友
和
老
闆
壓

力
，﹁
投
訴﹂
說
她
沒
智
能
手
機
很
難
聯
絡
，
才
不
得
已﹁
投

降﹂
。
當
然
，
一
轉
用
，
就
不
能
以﹁
手
機
關
了﹂
做
藉
口
，

因
為
不
開
手
機
，
以
現
今
社
會
標
準
幾
乎
是
不
道
德
的
行
為
！

C
是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
研
究
佛
學
也
頗
有
名
氣
，
她
至
今

還
是
用2G

電
話
，
也
沒
信
用
卡
。
不
用
智
能
手
機
，
理
由
跟

B
君
差
不
多
，
是
不
想
讓
手
機
入
侵
私
人
時
間
。
不
用
信
用

卡
，
是
不
想
有
信
用
卡
做
後
盾
而
放
縱
自
己
消
費
；
她
相
信

身
上
如
只
有
現
金
，
如
何
揮
霍
都
總
有
個
譜
吧
。
至
於
朋

友
、
客
戶
和
上
司
壓
力
？
她
是
自
僱
人
士
，
沒
有
老
闆
，
她

的
客
戶
也
絕
不
會
給
她
壓
力
。
朋
友
壓
力
？
她
根
本
不
會
放

在
心
上
。
不
過
最
重
要
的
是
她
工
作
雖
很
繁
忙
，
卻
從
不
會

讓
各
種
酬
酢
約
會
或
即
時
通
訊
牽
着
走
，
所
以W

hatsA
pp

這

類
東
西
對
她
根
本
沒
意
義
。

另
一
朋
友
D
君
是
大
律
師
，
賺
錢
能
力
最
強
，
也
認
識
科

技
，
但
他
抗
拒
智
能
手
機
也
最
叻
，
理
由
是
覺
得
手
機
和
月

費
都
太
貴
。
無
論
我
們
怎
樣
取
笑
他
，
他
都
不
動
如
山
。
看

來
C
君
和
D
君
，
未
來
的﹁
抗
機
力﹂
仍
走
勢
凌
厲
。

智能手機免疫群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廣場舞滿足了大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網上圖片


